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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與中共在「九一一」事件後建立的反恐戰略合作基礎，最近似已逐漸鬆

動，今年 6 月初，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會議上，公開質

疑中國大陸在並未受到任何國家威脅情況下大力發展軍事力量；6 月底美國國會

透過決議案要求布希政府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準備以 185 億美元標購美國優

尼科（UNOCAL）石油公司的案件，展開評估，同時強調這項競標措施，將可能

危及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8 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指控美國政府政治干預，

並撤回了競標作業。7 月中旬美國國防部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雖然未如事

前預估將特別強調「中國威脅論」，但是對於中共軍力擴張的評論仍然是認為過

多、過快且沒有必要。凡此種種不免令人認為中共與美國的蜜月期已過，兩國即

將進入摩擦、顛簸的時期。事實上，這些紛爭大都能以外交的協商予以處理，問

題的關鍵在於這些爭論所引起的戰略認知，中共與美國雙方對於彼此的戰略意圖

都充滿高度的不信任，這才是阻礙雙方關係發展的最主要因素。  

二、美國學界對中國崛起的爭論 

中共自 1980 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成長迅速，國力大幅提升，

中國威脅的論調相應而起。1991 年蘇聯瓦解，國際政治因為大國權力分配的變

化而產生結構性的轉變，中國大陸成為可能挑戰現狀霸權的潛在國家，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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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國際貨幣基金會開始以購買力平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各國

的生產毛額，結果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要比以匯率的計算模式高出 4 倍，由原有

的世界排名第十躍升為第三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同時其國防預算逐年增加，

以及中共在 1995-96 年間臺海危機中展現出爲捍衛主權不惜動武的決心，使得外

界對中共政權的決策程序與意向仍然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加深了國際對中國崛

起的關切與疑慮。  

從今年 6 月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的發言開始，美國學界又開始另一波討論中

國崛起的熱潮，其討論的範圍以下列三項議題為主：第一、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

力為何？第二、中共崛起後的戰略意圖為何？它將成為現存國際體系的維護者或

改造者？第三、美國將採取何種政策以因應中共之崛起？  

中共的經濟與軍事實力  

美國學界對於中共經濟與軍事實力的評估爭論不大，大都認為雖然改革開放

後，中共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已大幅提升，但是距離美國仍然有很大差距，中國的

崛起在全球層次仍無法挑戰美國的地位，但是在區域層次，中共在亞洲地區的崛

起已是事實，因此爭論的重點就擺在中共在亞洲的崛起是否會影響到美國在亞洲

地區的利益問題之上。  

中共在亞洲崛起後的戰略意圖  

美國學界普遍認為中共崛起的戰略意圖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是對於此種

不確定性的解釋與對策則存在至少四種不同的觀點。  

以季辛吉和布里辛斯基為代表的人士認為中共崛起的過程將是和平的，不

會導致地區的衝突，也不會影響美國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戰略核武的嚇阻效

果是造成中共不會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共也不像二次大戰前的德

國一般採取激進的國際戰略。  

這一派學人認為中共的綜合國力仍比美國落後甚多，不足對美國造成威脅，

更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仍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

地位，中共如果採取與美國對抗的政策，將會阻礙其經濟發展的進程，不僅損及

民眾的利益，更會危及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中共崛起後積極加入區域組織雖然有助於區域的穩定與繁榮，但是在此過

程中，中共與美國的猜忌與緊張將會同時存在。中共目前不反對美國在亞洲的主

導角色，主要因為反對的成本太高，而且中共還可從美國在亞洲提供的安全承諾

中獲利。但是這類學人認為中共會因為恐懼美國壓制中國的崛起而採取反制的行

動，其中包括強化與俄羅斯與印度關係、拉攏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對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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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地區的利益將造成重大影響。  

同屬此類觀點的 David Lampton 對中共崛起的評估更為客觀與深入，他認為

多數人都從軍事面向分析中共的崛起，但實際上中共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潛力才是

我們應當重視的焦點，亞洲國家因此以發展與中共關係為重心，從而改變了美國

與亞洲傳統盟邦的關係，這是美國必須重視的問題。Lampton 更從積極的層面看

待中國的崛起，他呼籲美國在面對中國崛起時，要以增強自我的競爭力為主要目

標，方能永保領先的地位。  

中共不反對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主要是中共雖然在綜合國力方面已大

幅增加，但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力量與主導權仍然存在，因此中共目前避免採取

與美國直接對抗的政策，但此派學人提醒中共在崛起的過程中已處心積慮地展開

布局，利用擁有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以反制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按照此派學人的

觀點，中共目前因為實力不足，因此外交政策比較注重韜光養晦的工作，將來實

力增長之後，就勢必有所作為了，屆時定會運用一切資源與影響力，排除美國在

亞洲的主導地位。  

中共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如果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迅速成長，中共與美

國將在亞洲進行激烈的安全競逐，雙方極有可能發生衝突，此派觀點以芝加哥大

學 John Mearsheimer 為代表，他認為從歷史的經驗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預測，正

如 20 世紀以來美國崛起之後，隨之將歐洲強權勢力逐出西半球，中共崛起之後

也會企圖將美國勢力逐出亞洲。這種論述與「中國威脅論」的主張一樣，強調中

共與美國勢將發生衝突。  

三、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 

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自尼克森總統以來即保持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比較

接近上述的第二與第三種觀點，一方面以權力維持平衡狀態，避免中共挑戰美國

強權；另一方面則是以整合手段將中國大陸融入國際體系，接受國際規範，成為

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這可說是典型的軟硬兩手策略，不會只使用硬權力的圍

堵，或是軟權力的交往政策，而是兩者同時進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曾將此軟硬

兩手的策略稱之為圍和（congagement）。但是這兩手策略也會因主觀需求與客觀

環境的變化而有所偏重，當中共國力上升的同時，而其戰略意圖又令人疑慮時，

美國就會偏重以權力為主的平衡政策，從今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對中共政策就呈

現了這種趨勢。在此期間兩國高層官員雖然來往密切，還建立了次長級的戰略對

話機制，但是在美國決策者的認知當中，最近中共許多外交作為都直接與美國利

益衝突，加深了美國對中共戰略意圖的疑慮，例如在蘇丹，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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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其種族滅絕行動時，中共則以石油交易及武器銷售發展雙方關係；在伊朗，

中共採買石油並承諾不支持聯合國可能對伊朗核武發展的制裁方案；委內瑞拉的

查維茲政權在拉丁美洲鼓動反美情緒，中共則鼓勵其減少對美國石油出口量，並

簽署合約助其發射衛星；在上海合作組織今年 7 月的元首峰會聲明中，要求反恐

聯盟有關各方（實指美國）限期撤出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租用基地，同時中

共更高規格接待了被美國視為獨裁政權的的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美國決策者

認為中共與美國的敵人為伍，有損美國利益。  

四、中共的認知與作為 

中共方面向來都將對美外交視為重中之重，並且恪遵鄧小平「善於守拙、絕

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在外交理論上，試圖建構有中國特

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及聯合國改革

的主張，對於中國崛起產生的國際疑慮，雖然中共官方已不再使用「和平崛起」

一詞，但是學術界仍然以和平角度闡釋中國崛起的意義與影響。  

在對美雙邊關係之上，無論是官方聲明或是學術論述，中共都宣稱或主張不

與美國爭霸，不僅如此，還要增加與美國信任與擴大合作，但事實上中共對美國

的戰略意圖也是充滿了疑慮，除了長期存在的臺灣與人權問題之外，美國強化與

日本的同盟關係，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並且遊說歐盟持續對中共實施武器禁

運，在中共的認知當中，美國事實上是在對中共進行圍堵的策略。中共雖然不與

美國直接爭霸，但是並不代表不能與美國的不友善國家進行交往，除此之外，中

共更積極參與多邊國際機制，希望能夠發揮中共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並節制美國

的單邊行為，外交自主與國家利益是中共外交的主要考量，美國不應對這些行動

表示不滿。  

五、小結 

美國與中共戰略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來自雙方價值與制度的不同，美國國內對

於中國崛起雖有不同的認知，但是大都認為崛起的中國必須推行民主的制度，才

能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大陸則一直堅持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由於雙方已發展出密切的經貿關係，可以作為擴大合作的基礎，今年 11 月中旬

布希訪問中國大陸與胡錦濤舉行高峰會，相信會在增加彼此互信上多做努力，但

是長期觀察，由於價值與制度引起的對立，國家實力仍然是制度之爭的最主要致

勝基礎。  


